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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棉织业发轫早于棉纺业。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四川棉纺织业从原本落后到“迎头赶上”,然而由于

企业资金缺乏、原料供应困难、物资流动困难和通货膨胀严重等,使四川棉纺织业在抗战后期严重衰退。四川棉纺织业的

变迁反映了抗战大后方工业的发展轨迹,奠定了当前重庆市和四川省棉纺织工业的基础。不可否认,战时四川棉纺织业

的短暂发展,发挥了支持抗战伟业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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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棉纺织业,近年来相关

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手工棉纺织业方面。
谭刚[1]认为战时四川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棉纺织业互

为补充,共同推动四川棉纺织业的发展,凸显了中国传

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过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李中

庆[2]分析战时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繁荣是短缺经济条

件下的产物,不具有可持续性。彭南生[3]认为这场运

动既是一项救荒应变的生产事业,也是一场推广先进

生产工具与技术的革新运动,同时还是战时乡村建设

的有效载体。此外,还有1篇学位论文专题探讨战时

四川省棉业如何改良与推广。这些研究成果对探索战

时四川棉纺织业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在借

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四川棉纺织业在全面抗

战前后的发展态势与问题作全景式描述与论证,进而

探究变迁的原因。

1 全面抗战前的四川棉纺织业

四川棉纺业因抗战内迁而兴起,而棉织业发轫早

于棉纺业。由于原料供给问题,四川棉织业的基础并

不稳固。三台、遂宁、重庆和万县等地是四川棉织业的

重要区域。其中,四川棉织业的中心是重庆。但是,重
庆棉织业和三台、遂宁等地的棉织业略有差异。三台、
遂宁是四川最大的棉产区,其棉织业是手工织布业的

区域,而重庆完全依赖输入机纱作原料。
晚清时期,纺织制造是农村副业。重庆手工织布

业不仅生产规模小,而且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使用的

织机是古老的丢梭木机。虽然每家机数少,但家数极

多。虽然每机的生产能力小,但总产量除满足自给之

外,尚可远销云南、贵州等省。
清末民初,伴随机纱流入,拉梭木机从外省传入重

庆。拉梭木机的机械构造简单,生产效率相比较高,能
够仿制大幅洋布,逐渐成为重庆织布的重要工具。如

此一来,不仅产量增加,而且内销市场拓展,包括滇、
黔、陕、甘、湘、鄂等省。这一时期的棉织业渐具工厂规

模,规模较大的木机厂每家机数三四十架。20世纪20
年代,铁轮机开始替代木机。1926至1933年,四川棉

织业发展极盛,铁轮织机的增进尤为显著。值得一提

的是,裕华染织工厂规模最大,该厂所产布匹以紧实、
耐用著称。1930年,卢作孚等人创办三峡染织工厂。
三峡染织工厂一方面继续使用铁轮机,另一方面着手

试验电力织布,产品优良,享誉全川。随后,该厂扩大

规模,引进32台电力全铁织机,逐渐建成新式工厂,开
启四川省棉织工业新纪元。史料记载,重庆棉织业最

盛时大小工厂达3000家,铁轮机、木机共有2.4万台,
产量总数在百万匹以上[4]。由此可见,全面抗战前四

川棉织业发展力求技术改进,基本实现近代化。
然而,好景不长。从1933年起,四川棉织业发展

逐渐衰退,仅云南、贵州、川边有较少销量。以重庆为

例,根据1934年调查,重庆共有铁轮机厂167家、铁轮

织机1893台,木机厂496家、木织机2294台(其中丢

梭木机厂7家、丢梭木机27台)。然而,这一时期,重
庆铁轮机织布厂家由167家减为145家,木机厂由496
家减为275家,铁轮机数由1893台减为1070台,木
机数由2294台减为903台。工人比例减少,与机数相

同。各厂不求产量增加,用学徒代替工人,使得纺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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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失业者日渐增多。棉织业产量由百万匹左右减为30
余万匹,而且销路反滞,即从过去供不应求的局势变为

现在的生产过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重庆棉织业呈

现十分消沉的景象。
对战前四川棉织业发展严重衰退的原因进行分

析。
首先,成本过高、制作粗陋、销路疲滞,是战前四川

棉织业逐渐衰退的主要原因。从四川棉织业自身角度

来看,四川棉织各厂未能充分机械化,动力大多依赖人

力,费工多而产品少,成本较高;制作技术粗糙,即便如

“裕华”“三峡”等四川棉织品牌厂家的产品精美“尚远

逊于外货”,品质粗劣,难以吸引顾客,因而销路疲滞;
加之四川棉织各厂规模小,管理训练缺乏科学方法,导
致工作效率低。

其次,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横征暴敛,使得原本就

十分薄弱的四川工业横遭摧残,百业萧条。20世纪30
年代初,“四川农村的崩溃已成为铁的事实,而崩溃之

程度,且较中国之任何省份为尤甚”[5]。农村经济萧

条,农民购买力降低,以农民为对象的土布需求减少,
省内销量锐减。

第三,市场竞争激烈。国外棉织品运销川内日渐

增加,在重庆直接进口外货中“日货几复旧观”,尤以棉

货类产品为最,充斥省内市场。因此,机纱机布输入增

加,使得四川棉织业遭受巨大冲击,各棉织厂不得不缩

小营业范围或转行他业。

2 全面抗战时的四川棉纺织业

与全面抗战前相比,战时四川纺织业突飞猛进,

“驾于各省之上”[6],不但面目一新,而且发生质的变

化。
第一,四川棉织业进一步机械化。
根据《战前四川工业统计》,战前全川工厂583家,

其中棉织工厂462家,占全川工业的79.3%;战前全川

工业资本总额为6458千元,棉织业资本为1130千

元,占比17.5%;战前全川工人18710人,棉织业工人

4340人,占比为23.2%。尽管战前棉织业在四川工

业中占据优势,可是平均每厂资本10000余元、工人

约10人左右,说明战前四川棉织业不仅资本薄弱,而
且规模较小,大多数工厂不使用动力,严格来讲属于工

厂手工业的性质。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引进大量动

力织机,全铁织布机从战前32台增加到1689台,比战

前约增52倍。先进织布机械设备的购置,促使一部分

手工棉织工厂改革,逐渐向机器棉织工业转型。
第二,四川棉纺业应战时需要而兴。
全面抗战前,中国纺织工业集中在上海、青岛、天

津等沿海区域,四川纺织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全国纱

锭500余万枚(华商经营300余万枚,洋商经营200余

万枚),四川却没有一枚新式纱锭。四川所需棉纱“向
由省外输入”,从省外每年引入机纱10万件以上。抗

战军兴,随着天津、青岛、上海、武汉等主要城市相继沦

陷,沿海纺织工业基础几乎覆灭。不仅如此,战争引发

了交通困难、运输不畅,以致来源锐减,纱价高涨。因

此,外来棉纱的缺乏,全川人口激增,自身需求旺盛,四
川棉纺织品供需严重失调。

众所周知,经济力量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之一。抗战初期沿海各省工业基础遭受严重破坏,为
保全本就贫弱的工业基础,同时尽快在内地各省建立

工业基地以增强对日作战的实力,国民政府决定将沿

海区域的工业迁移到西部各省。从1937年8月起,国
民政府就着手将一批官办工矿企业,从沿海迁移到西

南、西北各地。许多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也在国

民政府的帮助下将工厂内迁。于是,以上海为主体加

上沿海各省的大批官办、民营企业,向以重庆为中心的

西部地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转移。1938年10月武

汉沦陷后,该地区的一批工厂融入内迁行列。1939年

1月,国民政府成立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掀起了开发

大后方的序幕。可以这样说,此次工业迁徙与西南经

济建设,对于四川经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1946年李

紫翔曾谈到,“特别是近代工业的大规模西迁,使西部

较落后的区域,几乎缩短了几十年来不曾越过的过程。
而四川由于自然和政治的关系,亦就获得了收益较多

的报酬”[7]。数据显示,1939年底,内迁纺织民营工厂

92家,迁入四川20家,占比21.7%;纺织工业器材内

迁30822t,迁入四川20414.5t,占比66.2%;纺织类

技工内迁1603人,内迁四川736人,占比45.9%。可

以说,纺织工业内迁,四川占据了优势,这在一定程度

上奠定了战时四川纺织工业的基础。
为了鼓励战时经济建设,国民政府制度改革,奖助

和扶持工业。1939年2月15日,经济部公布小工业贷

款暂行办法,对于经营纺织、制革、造纸、金属、冶制、化
学、陶瓷、农业产品制造等工业,资本在1万~5万元之

间者,可呈请向经济部贷款。为了改良小工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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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28日经济部公布了小工业示范工厂暂行

办法,在四川、西康两省,设立手工纺织示范工厂,采用

机器与手工混合制造,便于当地民众效仿,扩大战时生

产。1941年,经济部定义棉纺织工业范围,“以棉花为

原料用机器或手工纺纱织布之工业,并暂包括轧花漂

染整理等”[8],将棉纺织工业划为重要工业。
针对纺织工业机械不足的问题,为了适应战时的

需要,提升生产能力,国民政府制定抗战期工业生产政

策,“假如以手工可以代替机械的,那我们应该尽量利

用低廉的手工,这样结果反可以经济些。”因此,四川省

政府1937年12月制定提倡手工纺纱办法7条:“(一)
已有民生工厂各县,于民生工厂中裁并其他科目,增设

纺纱。(二)劝、令农家从事纺纱生产,必须以纺纱为农

村主要副业。(三)农村旧有手摇纺纱机,应使全部利

用。如有木机纺纱者,促其尽量推行。(四)纺纱原料,
优先使用土棉。如无土棉或土棉不敷时,可购用湖北

或陕西棉花。(五)调查纺纱机数目,土棉产量,估计不

敷棉花数量,报请省府转饬四川贸易局,代向湖北、陕
西订购。如自行向鄂、陕购买棉花者,应将数量先行呈

报,以便予以协助及便利。(六)本省每年入口棉纱约

十万包,现因来源断绝,市场极为缺乏,且各地纱厂多

被摧毁,即使战事于短期内停止,亦不易恢复。如民间

大量纺纱,决不愁无销场,故应尽量提倡增加产量。虽

一二年后,亦决无妨碍。(七)棉花三百五十斤可纺一

包(重三百二十斤)。现在棉纱三十二支头者,每包价

四百八十元;二十支头者,每包价约四百元;即今六支

头以下之粗砂,亦价格高涨,仍供不应求。土棉花每百

市斤仅值七十元,每包纱成本只在二百五十元左右,每
包纱即可获利一百五十元以上。如用陕、鄂棉花,每百

市斤,仅值二十余元,连同运费每包纱即可获利三百元

以上。故手工纺纱,并应提倡精细,支头愈细,获利愈

厚。”四川省政府不仅提倡手工纺纱,而且统筹三台、盐
亭、简阳等全省37个产棉县份筹设民生工厂[9],以纺

纱为主要业务,旨在促进农村副业发展,以利生产,供
应战时军需民用。这些举措表明,战时国民政府加大

了政策支持力度,对于四川棉纺织业的推动具有重要

影响。
正是由于迁建和新建的努力,四川棉纺工业“乘势

而上”,比较战前有显著的进步。
首先是棉纺织工厂的扩展。1943年四川各类型

纺纱工厂共计31家,大型纺纱工厂9家。截至1944

年底,四川纺纱工厂共计26家。根据四川重要纺织业

调查统计,1945年1月四川重要棉纺织工厂21家,开
工纱锭14.26万,生产产品7186件。

其次是棉纺织生产能力的提升。抗战以前后方纱

厂开工共约1.7万枚。1943年,四川纱锭总数17.14
万枚,约占大后方现有总锭数的55.81%;开工纱锭

11.33万枚,比抗战以前增加10倍有余,约占大后方开

工纱锭总数的64.13%。开工纱锭的最高年产量,“可
达产纱七八万件”,约能供给四川省平时需要量的一半

以上。1944年底,四川开工纱锭14.56万枚,约占大后

方开工纱锭总数的57.64%[10]。这充分说明战时四川

棉纺业在大后方纺织工业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再次,重庆棉纺织业繁荣发展,成为大后方纺织工

业发展的中心区域。
以内迁纺织工厂为骨干,重庆迅速建立了12家机

器棉纺织厂、5家毛纺织厂,实质上是外来的移植。实

力雄厚的民营纱厂如裕华、豫丰、申新、沙市、泰安云集

重庆,使重庆一跃成为战时重要的棉纱产区,拥有大后

方纺纱行业的一半纺锭。首先复工的是申新第四纱

厂,1939年元月在重庆复工,开工纱锭仅有2300枚。
湖北武昌裕华纺织公司迁渝,在南岸窍角沱建厂,并于

1939年6月正式开工。同年,河南豫丰纺织公司在沙

坪坝土湾复工,年底已开工万枚纱锭。1940年10月,
豫丰纱厂迁移大约15000枚纱锭到合川,建立豫丰纱

厂合川分厂,并于1941年5月开工。值得一提的是,
豫丰纱厂在内迁大后方的纱厂中规模最大,但遭受日

机轰炸的损失最为惨重。史料记载,1939年被轰炸1
次,1940年被轰炸6次,纱锭损失5000枚,多栋厂房

被炸毁。即便如此,豫丰纱厂能屡次被轰炸屡次复工,
决不气馁,坚持生产,对于保证军需民用、支援中国人

民的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湖北沙市纺织公司

1940年夏在李家沱兴工建厂,1941年厂房建筑 与

6400枚纱锭装机完成,并于5月复工。此后,江北、南
岸、合川等地又相继建立了渝江、维昌、申新、富华、泰
安等棉织厂。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军政部先后在土湾、
杨公桥、李家沱等地,办起了为军需后勤服务的棉纺织

厂、毛纺织厂、针织厂等。这些工厂大多是抗战后由东

部迁来或战时新建,不仅具有规模庞大、资金雄厚、技
术力量强等特点,而且生产工具得到很大改进。因此,
重庆棉纺织业不仅“拥有自由区机器纺纱工业纺锤的

一半”,而且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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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抗战后期四川重要纺织业调查表(1945年1月)

业 别 厂 名 地 址 负责人 资本/千元 主要设备
主要产品
/件

与本行
关系

备 注

棉纺织 申新渝厂 猫背沱 章剑慧 24000 已开纺锭9321 630 属王新公司系统

裕华渝厂 口角沱 江文竹 12000 已开纺锭25884 1300 放款 苏太余主办

沙市渝厂 李家沱 肖伦像 13893
已开纺锭10800
未开纺锭5000 750 杜月笙筹办

大华广元厂 广元 陈行渐 18000
已开纺锭11000
未开纺锭3000 600 裕华、大兴两公司合办

大明纺织染公司 北碚 查济民
已开纺锭2000
未开纺锭1000

民生、大成、隆昌等公司合办

申新蓉厂 成都 李冀耀 见渝厂
已开纺锭1600
未开纺锭3400 50 放款 见渝厂

裕华蓉厂 成都 已开纺锭1500 见渝厂

维昌公司 江北 陆绍云 1000 已开纺锭1166 陆绍云主办

中纺公司 江北 吴味经 50000
已开纺锭1680
未开纺锭336 40 投资放款 重庆各大纱厂参加投资

豫丰渝厂 土湾 潘仰山 14000
已开纺锭25920
未开纺锭1440 1300 中国银行主办

豫丰合川厂 合川 郑彦之 见渝厂 已开纺锭30240 1400
新民公司 沙坝坝 方振民 1500 已开纺锭336 12 投资放款 盐业银行参加投资

赈济三厂 江北 吴叔方 470 已开纺锭168 4 放款 赈济委员会主办

富华公司 大佛段 秦炳珠 1000
已开纺锭280
未开纺锭80 5

中工试验所纺织厂 江北 夏循元 1050 已开纺锭182 5 放款 官办

军政部第一厂 土湾 已开纺锭10168 550 军办

军致部第二厂 弹子石 已开纺锭4500 250 军办

军政部第三厂 杨家桥 已开纺锭4500 250 军办

大中华纺织厂 南岸 虞乃丹 已开纺锭844 25 裕华公司主办

万新纺织厂 万县 范湘衡 10000 已开纺锭336 15
民康公司 南岸 华迩英 2000 已开纺锭192 放款 章剑慧、肖伦豫等主办

  根据1944年底“四川工业生产能力统计”,从大型

纺纱机来看,大后方总计17060锭,重庆拥有15960
锭,占比93.5%。从小型纺纱机来看,大后方总计

1285组、22032锭,重庆拥有639组、7896锭,分别占

比49.7%、35.8%;从毛纺机来看,大后方总计813锭,
重庆拥有812锭,占比99.8%。根据1945年1月中纺

公司所制“大后方纱厂一览表”记载,重庆棉纺工业占

国统区纱锭数的51.6%,布机数的50.4%,棉纱产量

的52.8%,棉布产量的32%。可以这样说,重庆棉纺

织工业生产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大后方棉纺织工业

生产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各产棉地区的棉花生产和价

格。

3 抗战后期四川棉纺织业发展问题

无论如何,四川棉纺织业在抗战中期日臻发达,在
量与质方面都已发生深刻变化。然而好景不长,从

1943年起大后方纺织业陷于朝不保夕,“极度窘困混

乱之状态”,四川棉纺织业严重衰退。
第一,企业资金缺乏。1938~1942年,国民政府

陆续制定系列有关统购统销的法令法规。统购统销的

第二大类即日用必需品物资涵盖了棉花、棉纱和棉布

等。政府低价收购各棉纺织厂制品,转而抬高售价,从
中牟利,对纺织业八年统制的结果就是“运料已荡然无

存,亦无余资再事生产”。1943年棉纱的工价仅及成

本的80%,棉布工价仅及成本的55%。由于统制政策

的影响,四川各棉纺织工厂的生产成本高于销售价格,
利润不敷成本,亏损严重,“流动资金早已陷于严重之

贫血症态状”[11],濒于破产境地。
第二,原料供应困难。棉花原料生产虽然相较战

前有所增加,却无法满足棉纺织业增长的需要。抗战

期间,四川机器棉纺织业几乎是从无到有,迅速增加到

20万锭。由于需求刺激,各厂家扩大生产和新厂家不

断投产,使四川棉花原料的需要上升到52万担左右。
然而,四川棉花产量最高的1941年仅有31万担,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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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棉花因纤维较短,只能合纺成土纱,加之两湖所产

棉花运输困难,陕西棉花因价格被压得过低,农民不愿

多种,导致纺织行业生产能力被迫闲置1/3以上[12],

大后方棉纺织工厂大半停工减产,纺织业失业工人剧

增,形成社会问题。1945年9月重庆市土布业织户

1357家,停工者占2/3,织布工人失业,纷纷向厂家要

求发给遣散费三个月[13],纠纷不断。1946年2月,重
庆、万县军布工厂400余家全部停顿,数万员工流离失

所。

第三,通货膨胀严重。抗战爆发后,国家各项支出

尤其是军费开支巨大,财政赤字愈来愈严重。国民政

府采取大量印发纸币的办法,企图平衡财政赤字。

1942年至1945年,通货膨胀现象非常明显。四川物价

飞涨,工矿企业的原材料、工资和税收等经费不断增

加,使得四川棉纺织企业资金不断贬值,不能维持同样

规模的生产,促使四川棉纺织业走上衰退的道路。

第四,物资流通困难。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

断后,除空运之外我国对外的交通运输基本断绝。因

此,纺织厂缺乏的钢丝布、梭子、通丝、辫带、提花纸板

等无法进口,严重阻碍了部分工厂的经营。

综上所述,四川棉纺织业在特殊战争环境中变迁,

经历了原本落后到“迎头赶上”再到严重衰退的变迁历

程,充满战时色彩。从小的角度说,是战时四川纺织工

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大的方面说,反映

了抗战大后方地区工业的发展轨迹。抗日战争时期四

川棉纺织业的发展,对于支持抗战伟业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而且奠定了重庆市和四川省棉纺织工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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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ichuancottontextileindustrystartedearlierthanthecottonspinningindustry.InthespecialenvironmentoftheSec-

ondSino-Japanesewar,Sichuancottontextileindustryexperiencedtheprocessoforiginalbackwardto"catchup"andthentoaseri-

ousdecline,reflectingthedevelopmentoftherearindustryoftheWarofResistance.ThedevelopmentofSichuancottontextilein-

dustryduringthewarplayedanimportantroleinsupportingthegreatcauseofAnti-JapaneseWarandlaidthefoundationofcurrent

cottontextileindustryinChongqingand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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